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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0岁的姑娘，16岁结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二嫂嫁过来时也才16岁
广西的 2月，一座座青山中，雨水久落不

停。在国家级贫困县马山，外出打工的人们如
迁徙的候鸟，又回到了大山深处的家。这是一
年中最喜庆的日子，不仅是因为新年，还因为
人们会按传统习俗，把这一年的喜事都攒在这
段时间操办。

喜事里最多的，就是婚事。
今年办婚事的新人里，最出名的是 16岁

的张家乐和吴明敏，2月22日，马山县“16岁少
年夫妻”的新闻成为网络焦点，他们婚礼的照
片被推上各大网站。“出门有人追着我要签名，
还要和我合影。”张家乐说。

正月里，张家乐应酬多，除了吃酒就是出
去玩，吴明敏经常一人呆在家里，最难打发的
是无聊。

不过，好在还有两位堂嫂，她们勉强算是
吴明敏的同龄人，也是她的初中校友，能一起
解解闷。她们读完初中就放弃了学业，都是怀
了孕，然后与丈夫结了婚。二嫂嫁过来时也才
16岁，如今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吴明敏的
朋友们也大多嫁了人。

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 100公里，从马
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
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

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
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四周都是
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
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

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 14 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

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
妻俩感叹道。

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
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
今年 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
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
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 60年代曾经
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

“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
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
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 20岁结不
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
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
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
度达到 1∶5。在丹丁屯，一位村民估算，屯里
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大约有40个。

一个月至少有8名未成年孕妇生子
2 月 13 日，丹丁屯 16 岁的韦礼芳生了小

孩。2月 15日，乔利乡 16岁的韦静办了婚礼。

2月 27日，16岁的韦璇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大
眼睛，盯着病房顶上的黄渍出神，手上滴滴答
答输着液。如果不说，没人猜得到她在一天前
刚生了孩子——她一脸稚气，刚上高一。

根据马山县妇幼保健院的入院记录，仅在
今年1月份，就有8名未成年孕妇在此生子，最
年轻的 15岁。据此推算，马山县仅该院一年
就收治近百名未成年孕妇。

医院妇产科主任陆荣莉接治过的最小的孕
妇是13岁，“生产时，根本使不上劲儿，很危险。”

这些小孕妇们绝大多数都是留守少女，父
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
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
才见一次面。”

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
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
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
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

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
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

是“早恋”。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
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

在马山县一个乡镇中学做过班主任的黄
莉（化名）说，这些早恋、早婚的孩子，有时通过
QQ、短信聊天就能确定关系，他们把彼此作为
寂寞生活里的一个寄托。但这种感情来得猛
烈，走得迅速。她说，像一场烟花，很绚烂，但
很快就消失了。

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
韦璇、韦礼芳都强调，她们绝非班上的第

一例。在自己与男友发生关系前，已经听说过
很多同学都“那个”了。因此，她们也觉得，“性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怀孕时，金钗镇 15 岁的唐妍已经辍学。
谈起性，她意外的直白，“我不是个例，其实也
没有什么，双方真心喜欢就可以。”

韦静 15岁时意外怀了孕，那时还在读初
三，成绩在班上能排到前十，她一心想着要靠
读书走出大山、出人头地，想打掉孩子，检查时
却发现太迟了——已经5个月了。尽管如此，
她还是坚持参加了中考，达到了重点中学分数
线，但她也无法再读书了。

一位马山县教育系统的人士认为，正是因
为这些留守少年在性上的随意，导致早孕，而
有了孩子，就只能选择辍学嫁人，这也是马山
当地早婚现象的一个原因。

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
2月28日，开学第一天。乔利初中初三年

级的普通班里，人群稀稀拉拉。一个学生说，
在初一时，年级有7个班，初二时，变成6个，初
三时，只有5个班了。

初三上学期，唐妍和四五个同学都放弃了

学业去广东打工。她承认，离开学校是因为学
校“不好玩”，“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出门打
工能挣钱，读书有什么好？

张家乐在初二时辍学，到南宁做建筑工，
一个月能挣3500元左右。这让不少年轻人艳
羡不已。

“我爸妈和老师总是跟我讲知识改变命
运，但是我不这么想。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读了
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案例，有些人读到 20多
岁，家里爸妈要养，但还是在做啃老族，还不如
早点出来打工。”一位刚刚成亲的女孩说。

吴明敏承认，她退学时，老师曾不止一次
地劝过。“老师一直跟我讲，读书有补助，但我
不愿为补助去读。”

在马山县教育局长黄汉仕看来，年轻人出
外打工和意外怀孕是“控辍保学”工作难做的
原因之一。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过6058元

（2014 年数据）的马山，出门打工，一个月挣三
四千块钱，是一件诱人的事情。

“学校会做劝导，但有的家长觉得早务工
早养家，说哎呀，算了，读就读，不读就算了，我
们有什么办法？”黄汉仕说。

早婚少年们的宿命
对于未来的日子，这些早婚少年们似乎除

了外出打工外，再无其他规划。结婚、打工、盖
房、生子，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父辈，都是
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如今，这似乎也成为年
轻夫妻们的一种宿命。

吴明敏和韦礼芳的打算是打工挣了钱给
丈夫买辆车。韦璇则希望先带好孩子，等孩子
大点了再去打工。

韦璇的姐姐初二辍学，15岁便怀了孕，不
得已结婚，现在与丈夫在广东中山打工，孩子
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因为丈夫经常不
回家，夫妻间常爆发激烈冲突，感情已经到了
破裂的边缘。

韦礼芳的二姐 16 岁时就瞒着爸妈结了
婚，很快生下孩子，后来与丈夫不和，丈夫把她
打到“浑身青紫”，她选择了逃跑，如今又另外
嫁人、生子。

躺在产床上，说起未来，韦璇声音带着不
确定：“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但以后呢？我说
不好。”

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
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
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
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
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

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
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
摩托后座上。即使是结了婚或有了孩子，这些
女孩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吴
明敏数着一块一块的零钱，憧憬着去买她最爱
吃的辣条。韦礼芳则喜欢回忆初中时光：“最好
的是想去哪里玩都可以，什么都不用顾虑。”

（综合《新京报》报道，文中早婚少年皆为化名）

十五六岁结婚在这里再正常不过
仅1月份就至少有8名未成年孕妇生子
广西大山里那些早婚少年

2月22日，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一对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成为网
络焦点。

记者走访发现，在马山县的古零、金钗、林圩、永州、乔利等乡镇，
少年早婚的例子并不少见。

马山的一对早婚夫妻。这些大山里的年轻
人，过早离开学校，在短暂恋爱后进入婚姻。


